
那一天
! 李国祥

那一天
我在袅袅香雾中徘徊
蓦然瞥见你如花的容颜

那一月
我跨过万水千山
不为嬉戏
只为将你深埋心间

那一年
我托钵行乞到你门前
不为饱腹
只为你修得供佛恩典

那一世

我一路风情一路月
不为春光
只为柔情将你顾盼

那一月
我跨过万水千山
不为嬉戏
只为将爱细细裁剪

那一年

我托钵行乞十指相扣
不为师命
只为幻想拥你入怀

那一世
我风光无限法力无边
不为成佛
只为度你成羞涩红莲

只是在那一夜
我空无所空
信仰冰封，轮回成蛹
只为那诸佛眷顾的睡莲
早已醉美的莲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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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英子
! 卞荣中

小英子跟我同年，同在一个学
校一个年级一个班。但小英子是上
海人，是我们学校三年级的插班
生。那时候学校里只有她一个人是
外地人。

小英子为什么会从上海到我们乡下来读
书呢？我们并不知道原因，就像我们不知道上
海有多大、有多繁华、离我们有多远一样。我们
只知道小英子的舅舅在我们大队的顾家小队，
小英子就住在她舅舅家。但小英子的舅舅是个
“四类分子”，我们好几次亲眼看见过大队的人
批斗小英子舅舅的场景。小英子的舅舅戴着一
尺多高白纸扎成的帽子，帽子从上到下写着几
个字：四类分子 XXX。胸前吊着个用纸盒板
做成的牌子，牌子上面贴了一层白纸，从右到
左同样写着“四类分子XXX”几个字。字写得
歪歪扭扭的，并不工整。小英子舅舅的脖子上
被拴了一根绳子。需要他走动时，牵绳子的人
就拉起绳子，小英子的舅舅就跟着绳子引导的
方向，低着头，躬着腰，随时像要往前跌倒似
的，或快或慢地走。无论是走着或者站着，总会
有一个人引领参加批斗的人高喊“打倒……”
“坚决……”之类的口号。喊口号的人都会握紧
右拳，将右臂直直地上下挥动，像是和小英子
的舅舅有很大的仇恨、随时要揍他似的。

或许正缘于这个原因，我们感觉到小英子
虽然来自于大城市，但并不快乐，总是一副可
怜兮兮的样子。无论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小
英子一般不主动跟我们说话。即便非要开口，
小英子的声音也是小得让人着急。小英子走路
十分小心，慢慢的，像猫，一点声音也没有，她
是怕与别的同学碰擦而发生矛盾。放学或是上
学，小英子通常都是一个人独行。不过离开了
学校，倒是有人看见小英子走路时也不是那么
稳稳贴贴的。有人看见她蹲在池塘边捞蝌蚪，
一边捞一边呵呵地笑；有人看见她从路边摘一
朵小花，自己插在油黑细密的头发间，一蹦一
跳地走路；还有个同学在老远的地方听小英子
唱过歌，起头是“夜半三更哟”，那首《映山红》，
好听得不得命！那个同学说这话的时候，脸上
的五官全凑到了一起。

小英子学习很认真，上课时从不左右旁
顾，总是正经地坐着，眼睛盯着黑板或老师，因
此，成绩排在好多同学的前面。小英子写作业

的时候，身体挺得很直，不像我们撑着
头啊趴在桌子上啊或低着个脑袋的样
子。但是，好像老师们都不太特别看重
小英子，爱理不理的样子，上课时，也没
有哪个老师让小英子站起来回答问题。
其实，小英子的长相也蛮讨人喜欢的，
皮肤白得要命，五官也算精致，尤其是
她的笑，让人感觉特别甜似的，就像上
海的大白兔奶糖。小英子的书包有两根
背带，背起来时书包在她的后背上，而
我们的书包不是斜在左边就是斜在右
边，这让我们大开眼界。小英子有一个
文具盒，粉色印花的，开关的地方有一
个吸铁石，一开一合的嗒嗒直响，让我
们羡慕得不得了。小英子使用的擦字橡
皮和我们的也不一样，个头虽然没有我
们的大，但不像我们那种灰不拉叽的样
子，她用的擦字橡皮浸着一种淡淡的粉
红，拿起来往鼻子上一靠，一股清香的
味道直往肚子里面钻，好闻得很。事实
上，小英子的身上也总是有一股让人情
不自禁往她靠近的香味，让我们常常怀
疑大城市的人是不是肉也比我们乡下
人香。

小学三年级，虽然不太懂事，但也
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了。因此，小英子
的存在，让许多同学羡慕，内心里十分
渴望做一个大城市的人。甚至有年龄大
一点情窦初开的同学在想，这辈子能娶
个这样的老婆就好了。但也有从心里面
排斥小英子的，甚至非常妒忌。有的同

学把妒忌藏在心里，不会发作。有
的则不是这样。小英子到我们学校
插班不久，便有不安分的同学开始
欺负她了。或者把小英子的擦字橡
皮偷走；或者把小英子的课本藏起

来，故意让她在上课时着急；或者走路时有意
撞她一下，而后看她受委屈又不敢吭声的窘
样。大个子佩忠更加过分，在夏天的时候用削
好的铅笔装作无意似的往小英子的膀子上戳，
小英子当场被戳哭了，却不敢跟老师说，她或
许意识到老师并不会向着她。有一次佩忠又戳
了一次，作为班长的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找了
个别的理由揍了佩忠一顿。我记得我是飞跨过
五排课桌，从讲台前直接扑向后排的佩忠的。
佩忠显然已有准备，摆开架势迎战我。但巨大
的冲击力弥补了我身型比佩忠小得多的弱势，
我一下子就将佩忠扑倒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喜
欢干农活，膀子上还是有些力气的。我用手臂
箍住了佩忠的脖子，佩忠很想扳开我的手。但
那次我是下定决心要战胜佩忠的，不然面子上
过不去，在同学中班长的威信也树不起来，所
以我两条膀子的力气全爆发出来了，佩忠的脸
被我勒得像猴子屁股。过了一阵子，佩忠向我
求饶：四爷子我认输了。我这才松开了他。

没有人知道这次我是为小英子打抱不平
的，连小英子自己也不知道。等到小英子逮着
机会报复我们的时候，把我也带进去了，这让
我很感委屈。

那年夏天发大水，秧田和小水沟连成了一
片，秧苗们只在水面上露出个小尖尖。我们庄
上几个同学中午去上学的时候，看见秧田里面
有很多的鱼露出青青的脊背在游动。我们一点
没犹豫，立即把自己褪得光光的，呼叫着冲进
秧田里去抓鱼。小英子这时候上学路过了，看
见我们堆在路边的衣服和书包，便把我们的衣
服全部抱到学校去了。在水里我们斗不过鱼，
一条也没逮着。秧苗被我们踩得一塌糊涂，我
们有点害怕了，感觉也到了快要上课的时间
了，赶紧歪歪怆怆地爬上了路。这时候我们发
现衣服没了，一件没有。没有地方躲，又怕有人
路过，我们只好光着身子蹲在路边的柳条丛
中，分析是谁拿走了我们的衣服，并商量下一
步怎么办。沛宏胆子小，吓得嘴唇都紫了。让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没有一会儿，尕霞子抱着
我们的衣服飞快地跑来了。他说他上学的时
候看见我们在抓鱼，也看见了我们放在路边
的书包。他本来也是想脱了衣服去参加战斗
的，但是想想不对头，为什么只见我们的书包
不见我们的衣服呢？他怕他的衣服也被人拿
走，只好放弃抓鱼的想法去学校了。到了教
室，他一眼就看见了堆在讲台上的衣服，他想
一定是我们的。尕霞子发现老师还没到教室
里来，他仗义地立即抱起衣服飞奔过来。尕霞
子救了我们。

是谁拿走了我们的衣服，我们很想搞明
白，因为这件事让我们很生气，我们正在发育
的心灵里已经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但我们一直
没弄清楚。时间久了，倒也淡忘了。暑假结束以
后，我们突然发现小英子没来上学，跟她舅舅
一个生产队的大鸾子说，她回上海去了。为什
么又回去呢？大鸾子说，不知道。这时候佩忠跟
我们说，你们那次抓鱼，衣服就是小英子拿到
学校来的。沛宏责问他为什么现在才说，佩忠
得意地说，哪个叫四爷子打我的呢！我看了佩
忠一眼，突然间有一种失落和自责：小英子恐
怕就是我们把她逼回上海去的。她是上海人，
但在我们这里上学，我们不但没有带着她一起
玩，又那么过分地待她，确实很不应该。二十年
后，当我已经从部队转业回乡的时候，我才从
村里人言谈中得知，小英子的母亲因为身份问
题在上海被批斗，为了保全孩子不受牵连，才
让小英子到乡下舅舅家躲躲的。

我们哪里知道呢？小英子，和我们在一起，
本该有一段欢乐的少年时光，但我们却没有能
够给你。真的对不起！相信你现在一定很好吧！

花堂流韵
! 苗麟生

上世纪 60年代，我在小镇北
大街上一处临街不足 20平米的小
木楼上结了婚。当时，能有个公产房
住住，很是不错的了。

到了 70年代初，我已有四个
孩子了。房子太小，有许多让人烦恼的地方。
楼上搁两张床，摆一张桌子。孩子们晚上看书
写字，一人坐一面，共用一张灯。我和妻子只
得坐在床边发呆。夏天，楼上像蒸笼，孩子们
白天只能坐在对面供销社门槛上玩玩。晚上，
搁张床在大街上让她们乘凉。直到后半夜，才
带她们上楼睡觉。冬天的日子也不好过。当
时，烧饭的地方是半间堂屋，没有门，炉火难
旺。好不容易把饭烧好了，才盛起来，一会儿
就凉了。一遇风雨，堂屋、二门过道都漏雨，真
是苦不堪言。

看看孩子们跟我受罪，心中不是滋味。面对现
实，寒暑假来临时，我只得放弃回家的念头，在乡
下学校里，让我的孩子们过点宽敞的日子。她们可
以在教室里学习，在操场上玩耍。这样不回家的日
子，过了有10年之久！

进入 80年代以后，我们家生
活有所改善。我二表弟向镇政府反
映了我家的住房情况，镇领导按有
关规定，批了一块地给我。在亲友的
支持下，我建起了一座带院子的大

瓦房，改变了我家上两代无房的历史！
暑假又来临了。清晨，凉风习习，我在花草播

芳的自家庭院里散步；夜晚，一帘清风，一窗明月，
伴我几卷诗书。我被幸福笼罩着。

几年后，我退休了。由于孩子都不在身边，我
只得离开小镇，搬到城里住进了一处平房。条件虽
不如小镇的那座房子，但比起那小木楼来，我和妻
子仍然感到心满意足。过了几年，孩子们不满意
了，说这房子小，没有卫生间，雨季太潮湿了！她们
说她们的，我们住我们的。

后来，女儿们背后一合计，替我们买了一处
100多平米的一楼。这下，我们不住也得住了。

房子十分宽敞。前后都是草坪、绿树，路旁有
鲜花，我十分满意。在这个新家里，我喜欢坐在窗
明几净的书房里诵读。兴之所至，写点诗词，作点
对联，抒发我的情感。

吾家有子
! 韩满松

2000年农历十一月初三的晚
上，我们在哥哥家，妻子和嫂子聊个
不停，我就在书房陪哥哥下象棋。两
人都不想走了，就在这过夜。不久，
睡着的妻子却惊慌地喊叫起来。我
们也搞不清情况。还是嫂子有经验，说，赶快上医
院，羊水破了。

先住院，很快就上了产床。闻讯而来的姑妈跟
嫂子一直陪护。乡下没那么多讲究，我也在场，握
着妻子的左手不放，给她打气。接生的女医生同意
了妻子坚定的顺产要求，十几分钟的样子，妻子就
有了反应，叫声简直刺破了我的心胆，老天啊，必
须母子平安！

偏偏这时氧气不够了，我冲到摆放氧气瓶的
房间。疯了似的推着瓶子往产房奔，两腿打软，双
眼发花，心砰砰直跳，生怕不够及时，发生意外。还
好还好！

到了十二点多，姑妈一声大叫：“生了！生了！
还有个小鸡鸡！”但是我一个激灵，怎么没听到哭
声？医生却不慌不忙地一手提起孩子的两只细细
的脚踝，另一只手在他背上拍了两拍。“哇！”

儿子刚会走路的时候，每逢妻子或者我下班
回家，在屋里他就能分辨出是我们的脚步声在楼
道了。这时，他就撒娇，假装倒在地上，必须要我们

抱他起来。尽管有点小狡诈，但是他
很善良。生平第一次养的一只小鸡
死亡后，他好几夜都做噩梦，搂着我
的小身子常常一抽一抽的，天天眼
泪汪汪地去小鸡的坟头说悄悄话。

2004年，我到泰州的某高中教书。每逢周末，
母子俩总要来看我，妻子空闲的时候都会先到温
泰广场逛逛。那天，我正在监考，“小灵通”突然在
安静的教室里响起。到教室门口一接听，是妻子：
“我在温泰广场，孩子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哭
声里充满自责与焦虑。我好像天塌了下来，眼睛发
黑腿发软，强做镇定地说：“我马上到！”

等我丢了魂似的刚到校门口，手里的“小灵
通”又响起。迅捷地摁下接听键：“找到了？”回答的
却是儿子的声音：“爸爸，妈妈丢了，你快来接我。”
狂喜中，我大声地问他：“你在广场哪儿呢？”“我在
卖衣裳的柜台这儿，我跟阿姨借的电话。我不走
的，一直在这等你。爸爸，你快点来啊，我们还要一
起找妈妈呢！”

儿子因为各种顽劣，第一年中考失利，决定复
读。我绝对支持！他能懂事上进，求都求不来的。更
何况，在这个时代，书读得少，将来肯定吃亏。

现在儿子高二了，待人处世谦恭有礼，晓得努
力上进。祈盼他未来静好，更加茁壮成长。

晒场（小小说）
! 郭德荣

大概在灾荒年代被饿怕
了，陈二爷总要在家里储存
一年的口粮：五百斤水稻，三
百斤小麦，年年翻新，常年不
空。他说：“钱是虚的，粮是实
的；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粮食堆在家里怕潮、怕霉、怕蛀，那就要晒
伏。所谓晒伏，就是在大暑天，找一个太阳最火
辣的日子，把粮食翻出来暴晒一天。街坊邻居
晓得陈二爷要晒伏了，早早地把要晒的衣裳被
服挪得远远的，大声关照小孩子不要靠近晒
场。那是因为陈二爷总是把晒粮当件大事。巴
掌大块晒场左扫右扫，扫了再扫，满街都弄得
灰蓬蓬的，临街一面还拉起长绳，挂上红塑料
袋，警示人、车不得靠近，自己还拿根竹竿，满
头大汗地巡视，撵得鸡飞狗跳。

其实，陈二爷也是个有身份的人，早先做
过公社的会计辅导员，后来又调到一家大型社
办厂任总账会计。现今七十多岁了，发疏肤白，
耸肩鹅步，人虽精瘦，但也不失斯文，只是几十
年的固守偏执的脾气，养成了许多不被理解的
习惯。比如：他穿的汗衫，上半是灰白，下半却
是浅蓝的，原来是两件旧汗衫拼接起来的，后
面还有块补丁。有人劝他换件新的，他说：“衣
者冬日保暖，夏日遮羞，我穿它又不露私处，比
有些明星文明多了，为何要换？”再说，他到超
市，见有削价的苹果、香蕉之类的水果，用刀剜
去溃烂部分，要求打折结算。老板见了，好心地
说：“二爷，不必算了，拿去吃吧！”他厉言：“不
行，嗟来之食，吃了肚子会疼的！”还有，他走路
总是慢吞吞的东张西望，见路边有丢弃的饮料
空瓶，就马上拾起来，然后卖废品换钱。诸如此
类，在众人眼里算是出格了，有人说他怪，甚或
是瘆！

陈二爷住的太平街，过去曾是闹市，后因
镇区扩大，市中心转移，现在冷落了许多。街面
虽不热闹了，但还有几处历史遗迹、名人故居、
文化旧址等景点，常有外地人来参观、寻访、拍
照，因此，镇区也常有人来检查市容、市貌。

陈二爷住在街头，见行路人少了，更难得
的是左右两个邻居搬到城里住了，门前自然空
出一片闲地来。于是，陈二爷就悄悄地扩大了
他的晒场，还买了几包水泥、黄沙，居然整出一
块像模像样的场地。最近的一个夏日，一大早，

太阳就白花花的，树头纹丝
不动，断定是个大晴天，是个
晒粮的好日子。机会难得，陈
二爷立马脱下两截汗衫，赤
膊将粮食一袋袋扛出，一堆

稻，一堆麦，平平地摊开，晒在阳光下。花了个
把时辰整顿完毕后，才安心地回屋洗漱穿衣，
然后端出一碗早饭，坐在凳子上一边吃一边
看。一碗粥还未喝完，猛然间，听到一声喊：“城
管来了！”

真的来了，只见孙队长领着几个人缓步走
来，因彼此熟识，陈二爷就怯怯地道了声：“队
长早！”孙队长人高马大，粗声大气地说：“二
爷，快下雷暴雨了，我来帮你收粮！”陈二爷连
连说：“不会，不会，天气预报说是晴。”“我是雷
公菩萨，说下雨就下雨！”孙队长说完手一招，
四五个大汉一齐上前，扒的扒、扫的扫，屁大会
工夫，就麦是麦、稻是稻，灌进了十几个蛇皮
袋，拖到一边；又手一招，隆隆开来一台扒土
机，对准晒场中心，正扬臂砸将下来。陈二爷疯
了，拼命扑了过去，眼看一场事故就要发生。就
在此时，猛听一声喝：“慢！”人们转身一望，原
来是“街长”来了！这“街长”很有点派头，是个
见人长三辈，见官大一级，遇人说人话，遇鬼说
鬼话，大事小事都能摆得平的通天高人，群众
就封他为“街长”。“街长”耳风很长，听说太平
街有情况，就骑着电驴子来了。

“街长”推开围观的人群，怒冲冲地对孙队
长喊道：“不许瞎来，听我安排！”接着转身一把
拉住陈二爷说：“老陈呀，莫怪我下身份说你，
人老了，不要霉！你这个晒场，像块大补丁贴在
街面上，要花没花，要草没草，要多丑有多丑。
你穿件补丁汗衫，是丢的你家庭、你个人的脸
面，我不问，但这晒场大补丁，是丢的政府和街
道的脸面呀，我不能不管！怎么办？一个字：拆！
嗯，这粮不要晒了，我替你存到东方粮店去，吃
多少就称多少，少一粒我赔。就这样，你同意
啦，没得意见啦？”可怜陈二爷被“街长”炮仗鞭
似的一席话，震得头脑嗡嗡响，眼睛冒金花，不
住“呃、呃”地回应。

“街长”见陈二爷似乎表了态，举手向孙队
长示意：“到位，开机！”扒土机上一直悬着的钢
铁长臂，听到指令，呼地一声砸将下来，烟尘扬
起，小小的晒场被彻底翻了个身。


